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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君陈尚君：：读书读书，，从基本典籍读起从基本典籍读起

记者：您早期的阅读是什么样的？

陈尚君：小学时，我记得曾经向老师借阅过《水

浒传》与《三国演义》，在南通仓巷的房东家看到过

一本老版《辞海》，翻了几页，发现天地间居然有如

此知识丰博的大书。初一下半学期，“文革”开始，

学校的课基本都停了，我唯一的阅读是每天晚上到

大街上读大字报，有时是一个人，有时陪着母亲，把

每一张大字报从头读到尾。下乡后只能逮到什么

书看什么书。

记者：那么读了哪些书？

陈尚君：我到农场有很多很幸运的地方，和别

人不太一样。我是初中生，但是我们农场的连队，

有一批是南通中学高一的学生，很明显感觉高一的

学生比初一的学生要成熟许多。他们曾经有个语

文老师，当时讲诗词欣赏，后来做宋词清诗研究，很

有名，叫严迪昌。他们那时候就经常说严老师如何

如何，严老师指导他们读的书，在农场辗转也曾到

过我这里。在劳动的艰苦中，我身边有一批比我学

问好的中学生，真是一件好事，我看到我们的差距，

也就跟着读书，整整八年时间。我准确地记得，我

是1969年 3月16号到农场，1977年的2月26号离开

的，八年差二十天时间。这段岁月，我既经历了高

强度的劳动，又如饥似渴地读书，而且碰到一批很

好的朋友，真是幸运。

回顾当时曾经看过的书，有一部分是上世纪60

年代以前留存下来的，比方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

部编的文学史，三册之中我当时看到过第二册，比方

说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当时出了第四

版修订的第一册，我看到以后从头到尾仔细地读

过。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的时候，看到过郭沫若的

《李白与杜甫》，看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

现在研究唐诗，而且稍微有一点成绩，但是我看到

《唐诗三百首》的时间非常晚，一

直到20岁左右才看到。当时，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

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的《唐诗一百首》也

曾经读到，都是知

青辗转借来阅

读。但是八年的时间我读书不系统，能找到什么书

就看什么书。

记者：能谈谈到复旦大学读书后的阅读情况吗？

陈尚君：到学校以后，我觉得在读书上我和其他

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始终认为读书是需要靠激

情的，所以在复旦第一年，我基本上是以一种很傻的

方式，把复旦图书馆里文史方面的书，尤其是和中文

有关的，一个架子、一个架子地读，有的时候把书拿

出来翻一翻，有兴趣就读，始终把读书当作有兴致的

事情来做。那段时间进步非常快。

1978年开始研究生学习的时候，读书的气氛非

常之好。现在复旦的图书状况已经改变了，当时对

大学生开放的图书馆，是现在校内进来左手理科图

书馆这个位置。到了研究生的阶段，可以到现在的

外办，就是1100号的地方，那边有一个比较好的完整

的文史哲参考阅览室，可以在那儿看书。1977 年、

1978年，整个校内读书气氛非常好，图书馆早晨八点

钟开馆，开馆之前就已经排了很长的队，基本上一开

馆马上就没有位置了。我当时去得比较多的，是复

旦图书馆一楼大厅里边的古籍阅览室。那个地方基

本的几套书都在，所以有机会充分阅读，提升自己的

专业水平，虽然说起来过程很艰苦。

回过头来说，我从1977年3月到复旦，到1978年

9月就进入研究生学习，仅仅是一年多的时间，这个

改变实际上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系，1976年中国

社会发生变化，大学里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努力读书

的风气，大家都是意气风发，追求新的目标，我也是

在这个过程之中被裹挟，跟上了这样一种节奏，这样

一种步伐。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陈尚君：我现在是全方位地读书。这不是枕边

书的概念。学术研究，我做唐代为主，唐以前的历史

也系统了解过，宋元明清各朝代什么都看。我看近

现代的、西方的著作更多，各种类型都有，但很少形

成文字。可能自己不了解但有兴趣读的、比我做得

好的，我都愿意了解。我现在的阅读情况，一天看书

的数量超过十本，一年过手几千本书。

记者：有什么阅读方法可供借鉴吗？

陈尚君：没有方法，兴之所至，没有评价和议论

的责任。一般的了解、深入理解都有。为朋友和学

生写序的书都要深入了解；会议发言也不能随便乱

讲。实际上我涉及的东西很多，古人说，“一事不知

儒者之耻”。学者应该是古今中外都了解的通儒，我

们应提倡这样的治学态度。

记者：您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十多年，感受到的

学术传统或学术精神是什么？

陈尚君：如果要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是

1925 年邵力子先生中文系建系报告中的一句话：

“整理旧文学，发展新文学。”这是我们建系的基

本精神。所谓新旧文

学，在我们系成立之

初，就不是对立的，

是包容的，中文系是要在旧文学的基础上面，经过

系统学习和整理，为发展新文学贡献力量。第二句

话是：融通古今中外，踏实开放创新，尊重学术个

性，鼓励多元发展。

在我开始读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如果研究

现当代文学，也应该从《史记》看起。就是说，要研究

现当代文学，也要从古代文学看起。朱东润先生研

究的是中国文学，但是他的研究参考对象是英国文

学，是把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打通，放在对比之中加

以研究的。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基本思

路，是把法国社会学派的文学与社会关系、文学发展

的各种动力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朱东润先生中年以后研究传记文学，认为中国传统

传记文学的精神和英国传记文学的精神是不一样

的。他从中年学术转向后，基本的方法和立场，就是

以欧洲文学的态度，以英国传记文学的立场来研究

中国文学。

这样的研究精神也影响到我们这一辈，我自己

就遵循这样的基本精神，踏踏实实读书，了解文献学

的基本规范，从基本典籍读起。

记者：能进一步谈谈具体是怎么做的吗？

陈尚君：阅读古籍，初步要求是读通，更进一步

则要读懂，再进一步就必须读透，然后有自己独特的

体悟和理解。我们可以在基本的故事之中看到同一

个事件，许多人的不同的理解，比方说项羽乌江自刎

的事件，有人看到霸王别姬，但朱东润先生看到了另

外一面，是项羽到乌江以后，江东子弟已经全部投降

刘邦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可能一般人读书就会忽略

掉。仅仅读一个传记是孤立的，但如果把一本著作

全部系统加以领会，就能看出各种新的观点。

我在复旦读书，更多地受到这种精神影响，在很

长时间里，我很相信一点，就是读书应该遵循规范，

更要突破定说，创造新说。以古代文学来说，就要按

照目录学的路数来读书，同时，应该始终抱持怀疑的

态度来看待前代已有的各种结论和意见。在我的读

书经历之中，确实可以看到前辈的许多精神和传统，

一代一代在影响着我。

记者：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学者

出席，您会邀请谁？

陈尚君：在这个时期，提这样的问题也太把自己

当一个人物了。一个学者，只不过是微末的读书人，

做过一些工作，被别人认可而已。天地之大，每个人

有自己的格局和胸襟，按自己的性格过下去，和朋友

有一些交流，有日常生活态度就可以了。你要特别了

解，任何环境下，任何学者都是很孤独的，真正能交往

的人很少。人生是很伤感的过程。如果能不死，当然

是很愉悦的事情，可是古人讲“老不死”，不死又能干

什么？如果总像蝙蝠一样吊在梁上，也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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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江亚萍 版式阮 进 校对刘 军

据《中华读书报》


